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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越过云层的晴朗》用第一人称生动地讲述了一条惹人喜爱的大黄狗涅槃的故事。
它跟随过六个平凡而奇特的主人：在人前从不说话却喜欢与狗说话的勤杂工小哑巴、年复一年含泪给
陌生男人生孩子的上海女子梅红、只身从大城市躲到偏僻的大烟坡擅长做变相术的文医生、对水性杨
花的母亲恨之入骨的酒馆女老板赵李红⋯⋯它通晓人性，与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直至它拍电影死去时，仍深深怀念着第一个它深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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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迟子建，女，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
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
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 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以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
至今。
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
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四百余万字。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
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
雾月牛栏》，以及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
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和三卷本的《迟子建作品精华》。
曾获得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文等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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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青瓦酒馆　　第二章　在丛林中　　第三章　旺河边的瘟疫　　第四章　伐木人的家　
　第五章　葵花开呀春水流　　第六章　大烟坡　　第七章　越过云层的晴朗　　后　记　一条狗的
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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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夏天时，我们到了一个有房屋的地方。
那地方总共才有五座房屋，黄主人他们那一刻高兴得落泪了。
那地方叫什么“林场”来着。
在那里，我们住了两天，白马被牵到马棚里，而我可以四处游荡。
黄主人他们在那里洗了衣服。
整整一个春天，他们在丛林里没有换过衣裳。
他们还刮了胡子，剃了头。
每个人这么一收拾，让我都有些不认识了。
　　他们白天时收拾行李，在补充给养时，小优非要把剩下的压缩饼干扔了不可，说是吃了好多天那
玩意，人都不想活了。
压缩饼干是方块形的，又扁又硬。
黄主人他们常吃，他们叫它“魔术饼干”，说是它一进了肚子，肚子里就像爬进了一只兔子，满满的
。
我吃过一次那东西，吃完后喝了河水，觉得肚子直往地面坠，太难受了，以后就再没碰过它。
晚上，黄主人他们喝酒。
给他们做饭的女人很胖，我至今能想起她的样子。
我这一生中，记女人比记男人更牢靠一些，我差不多能记住我见过的每一个女人的相貌，我还能回忆
起她们身体的气味。
　　好了，让我说说那个女人吧。
人们叫她“乌玛尼”，对，就是这名字，有些怪。
她胖得很结实，脸上油光光的。
她不爱说话，扎一条由无数条纹组成的长长的围裙。
刘红兵说，这围裙共有七种色。
在我眼里，它也确实有很多色，不过那色都是由黑色和白色派生出来的。
黑的有深黑和浅黑，白的有雪白和灰白。
它是我见过的色彩最为晃眼的围裙了。
乌玛尼做起饭来快得很，你看吧，一会一盘菜、一会一碗肉就从灶房端出来了。
我在灶房看她做饭，觉得她的样子很有趣。
她是厚眼皮、小眼睛，可她一旦掂起马勺来，她的眼睛就睁大了，她把马勺掂出了花样，炒着的菜能
飞出锅好高一截，最后却能一片不少地全部落回锅里，看得我爪子直痒，心想她的手可比我的要灵巧
、有用多了。
再说她的鼻子吧，是塌的，不过塌得挺匀称的，因为她长着一张很大的扁脸。
要是这样的脸上长着一个刘红兵那样的尖鼻子，真不知会怎么难看。
她炒菜的时候，我就仰着头眼巴巴地望着。
她就会从案板上拿些吃的给我，我总是能跳起一口接住，从未失误过。
　　喝酒的全都是男人。
这些穿深色衣服的男人围聚在一张桌子旁，看上去就像一群乌鸦。
天黑了，乌玛尼给他们点了一支蜡烛送去，放在桌子中央。
那些男人就扯着她的围裙不让她走，要听她唱歌。
她也不说唱，也不说不唱，只是把炕中央的饭桌推到墙角。
那盘腿坐在炕上的男人，就像被打落的花朵一样里倒歪斜地躺倒了。
乌玛尼上了炕伸出脚，把他们一个一个推回到桌旁，她说：“装醉啊，装醉就不唱了!”这些男人就赶
紧坐直了。
她站在腾出来的炕面上，从墙上取下一面她称为“鱼鼓”的东西，一边敲一边唱。
她唱的歌我听不懂，但那调子我喜欢，听得我很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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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在受了感动的时候，也像人一样想哭，不过谁又能在意狗眼里的泪水呢!　　乌玛尼敲着鱼鼓在
烛光里唱了很久。
她唱歌一点也不费劲，跟她掂马勺一样轻快。
我的主人们也跟着摇头晃脑地哼着歌，不时地给她鼓掌。
　　唱完歌，她下了炕，那些男人继续喝酒。
她去灶房给他们添了两个菜，然后带着我去另外一座房子。
那座房子很矮，屋子里有股难闻的味儿。
后来我在梅主人那里又闻到那味儿，才知道那是草药味。
那屋子有三个人，两个大人，一男一女；还有一个孩子，是男孩。
男孩躺在炕上，头上盖着块毛巾。
乌玛尼一进去就问那个女人：“好没好些?”那女人没说什么，但眼睛却是泪汪汪的。
男孩的头顶上方有一个柜子，柜子上放着一盏油灯。
男孩闭着眼睛，嘴一张一合的，好像在说胡话。
我想他这是病了。
在丛林中，黄主人就这样病过一次，他闭着眼睛躺在帐篷里，头不抬眼不睁的，不时说些奇怪的话，
什么让树变成鸟啊，让路变成云彩了等等。
小优给黄主人喂了些药片，他就能坐起来，不说那些乌七八糟的话了。
　　乌玛尼让女主人吹灭了油灯，她就在黑暗中在地上又唱又跳起来。
我说过我的眼睛越到天黑看东西越真切，我能清楚地看到乌玛尼在地上旋转着，她捶胸顿足，像鸟一
样张开双臂。
她就这样唱了很久，我忽然听见男孩喊了一声“妈妈——”，女主人连忙点亮油灯。
先前还昏沉躺着的男孩竟然坐直了，他骨碌着眼睛指着我问：“它从哪儿来的?真好看啊!”女主人哭
了，她说乌玛尼是孩子的救命恩人。
我们离开那户人家的时候，女主人给乌玛尼带了一包茶、一包糖，还有一大块鹿肉干。
她在路上撕了一条鹿肉干给我，说：“吃吧!”回到住处，黄主人他们都醉得躺倒了，桌中央的蜡烛也
快熄灭了。
乌玛尼收拾干净了桌子，展开一条皮褥子铺在窗　　前的地上，躺上去睡了。
我呢，依偎在她脚畔，想学男人们叫她名字的那种声音“乌玛尼”，学了不知多少遍，发出的却仍是
“呜呜”的声音，我只好伤心地睡了，我想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乌玛尼了，可几年后，有一次我跟主人
去放排，我确信我又在江水中看见了她。
　　我们回到丛林的时候，天气很热了。
树木密得像一堵一堵的墙。
在草木茂盛的低洼处，我在前方领路时，不止一次遭遇到蛇。
一看见蛇，我就立起身子叫几声。
黄主人他们明白有情况，就会站在原地不动。
我一般不去把蛇弄死，只是希望它远远走开，别挡着我们的路就行。
大多的蛇探探脑袋就从草丛中弯弯曲曲地爬着走了。
那些基本上是身上带有斑点的花蛇。
但是碰到浑身黑色的蛇就不一样了，它会耸起身子，对我发起攻击。
我就毫不迟疑地扑向它，用爪子踏着它，将它咬死。
但是也有失手的时候，因为草丛实在太柔软了，有时踩它踩不住，它一使劲就从我的爪子底下横穿出
来，冲我的脸就咬过来了!好在我躲闪得快，能避开它的袭击。
这　　样，它顶多在我背上咬一口。
它下嘴重，但我却觉得轻，因为我有一层毛来保护。
这样，蛇最终还是败在我的脚下。
我咬死蛇后，小优总要抢先过来看，它懂得蛇有没有毒。
碰到有毒的，他就把它远远撇掉；要是没毒的，他就用一根绳子把它吊起来，拴在背包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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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就会有美味的蛇汤喝了。
　　夏日的丛林又湿又闷。
我常常被大块的水洼给埋了半个身子。
水洼旁的蛤蟆大概没见过狗，趁机跳上我的背，“呱呱”地叫。
太热的时候，我是情愿被水洼多埋一会的，可以除除身上的热气。
孙胖子对黄主人说，阿黄老是伸着舌头“哈哧哈哧”地喘，它比我们还怕热，是那一身毛的缘故吧。
他说要是让我们披条皮褥子在丛林中走，一天不就得热死了啊!他的话赢得了大家对我的同情，所以一
碰到水洼，就允许我进去打个滚，清凉一下。
　　丛林中比热更不能忍受的，是那些蚊子和蠓虫。
蚊子是浅黑色的，蠓虫是深黑色的，它们无论白天黑夜都成群成群地飞舞。
它们在叮咬人时比蛇要凶多了，一叮就叮到肉里去。
我主人们的脸上、胳膊上到处都有被它们吸吮过的痕迹。
他们不停地挠那些肿起来的小包，把脸都挠破了，这使他们看上去丑陋不堪。
有一天，一只大蠓虫咬了我的眼皮，肿得我睁不开眼睛了。
　　黄主人他们见了我那副可怜相居然还笑，说我像个受气包。
结果那两天我在领路时视线模糊，常把他们带到荆棘丛中。
我恨透了那些蠓虫。
心想这丛林中能管住蠓虫和蚊子的，也许就是阳光了。
阳光为什么不把它们全都一针一针地扎死呢?被蠓虫咬过的地方出奇地痒，我总是用爪子挠，挠得次数
多了，血就流了出来。
血和鱼的味道很相似，有点腥。
血是黑色的。
我不怕血，可我的主人却很怕血。
一出血，他们就要往伤口涂药。
药的味道实在难闻，比我拉的屎还臭。
　　夏天也有可爱的地方。
到了夜晚，鸟儿就在树上对着星星唱歌，唱得好听极了。
黄主人他们也不舍得早点进帐篷歇息，他们拢起一堆火，也听鸟儿唱歌。
在丛林里，春天开的花其实很少。
到了夏天，形形色色的花才风风火火地开了。
那花开得千姿百态的。
听黄主人说，红黄粉紫蓝白的花应有尽有，而每种色儿又细分了几种。
他说绒线花是深红的，百合花是浅红的。
说野菊花是金黄色的，而向阳花是浅黄色的。
说芍药花是水粉色的，而手掌参花是深粉的，他一给我讲颜色，我就不耐烦。
他们哪里知道我这狗眼和他们看到的不一样啊。
在我眼里，黑白两色就够热闹的了。
比如菊花的白，是最亮的白，你远远就能看到；而芍药的白，是隐约的白，要到近处才看得清楚。
手掌参花的黑，是浓浓的黑，而豌豆花的黑，是浅浅的黑。
另外，看花其实最要紧的是形态，花是没有同一个模样的。
比如百合花很像人笑的样子，手掌参花就像一截一截的香肠。
小朵的菊花跟人衣裳的扣子一样，而芍药花就像被蒸得开了花的白面馒头。
除了形态，花还有香气可以记住它们。
一种花就有一种香。
所以我觉得人单单是从颜色上看花是傻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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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条狗的涅鑿　　二OO二年春节刚过，八十岁的公公被查出肺癌晚期。
他老人家走得很快，从发现病症到故去只有一个月的时光。
在大庆料理完公公的丧事，由于连续几夜没有休息，加之受了风寒，我一回到故乡塔河就病倒了。
我高烧不退，昼夜咳嗽不止。
从来没有打过点滴的我，迫不得已要每曰去医院挂吊瓶。
我不知道自己有慢性输液反应，只觉得每天从医院回来，冷得浑身颤抖，病没有减轻，反倒有加重的
感觉。
直到有一天，我还未输完液，忽然冷得牙关紧闭，体温已接近了四十度，身上肌肉颤抖，呼吸困难。
小县城的医生这才反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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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越过云层的晴朗》用狗的眼睛观察世态人生，构思新颖独特。
寓重大时代冲突于日常生活中，在散漫、松驰、美妙的讲述中，展现了东北金顶镇一带的巨大变迁和
风土人情。
没有剑拔弩张的冲突，却包含了伤痕文学以来最动人的悲喜剧因素。
用轻灵的笔调把意识形态和人性的尖锐冲突，重举若轻地化解在精彩的细节描写中。
含义隽永、抒情淡雅、饱含诗意、技巧高超、笔笔有力，强烈地震撼着国内外读者的心。
作者荣获澳大利亚杰姆斯·乔伊斯基金会2003年度“悬念句子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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